
路桂军是一名资深的疼痛症状管
理专家，也是中国安宁疗护体系的推
手和率先践行者；他是医学生们喜欢
的老师，也是生死学和生死教育领域
的资深专家。平日，他除了出诊，就
是在全国各地开展各种讲学参加活动
推广生死教育的科普。生死教育的真
谛是什么？生活中如何开展生死教
育？3月27日“爱在清明”生命文化
音乐汇活动结束后，记者就生死教育
的相关话题采访了他。

死亡教育这堂“课”

童年时期，一只小狗的
去世，让路桂军开始逐步追
问“死亡”的意义。作为生
死学和生死教育专家，他更
坚信：平时上好了死亡教育
这堂“课”，当人们在真正
面临死亡事件、灾难事件和
生命危机时，就会多一份理
性少一份惶恐和遗憾。

记者：您小时候，恐惧“死亡”
吗？请结合您的体验故事谈谈您所经
历的“死亡教育”初体验。

路桂军：我出生在20世纪 70年
代。那会儿基本没有死亡教育，幼年
的我觉得死亡就意味着漆黑一片和恐
惧。少年时，我唯一所看到的“死
亡”是陪伴我一块长大的一只狗，我
和它有深厚的感情。后来它不明原因
地死了，这让我特别伤心。而父亲悄
悄对母亲说的话更让我悲痛——“当
初花3毛钱买这个狗，是为了给孩子
做伴，让他高兴，没想到这狗死了让
孩子这么伤心，从此不要再养任何宠
物了……”由于没有科学引导，这个
小狗的死成为我记忆中的一个黑暗事
件。到现在为止，我都清晰地记得那
种黑暗袭来的感觉。

我成年后，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
死亡案例，是 30年前我在医院实习
的时候。那是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
青春女孩，临终前她的眼睛一直瞪
着我看。看着病床上的她逐渐丧失
了意识和呼吸，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
和无助。

记者：因为最初对死亡的恐惧和
初 入 医 学 界 后 面 对 患 者 离 去 的 无
助，推动您走上安宁疗护和生死教
育领域吗？在您看来开展死亡教育
的意义是什么？

路桂军：后来，我逐渐明白医生
不是万能的，医生也有治不好的病，
甚至医生本人也绕不过生死这个局。

作为疼痛科医生，我见证了很多
生命的离去。其实，在很多生命最后
的时光，患者和整个家庭都在苦苦地
消耗着彼此：患者希望能好受一点，
而家属则希望他们能活得再久一点。
这是很多中国家庭面临的难题。如果
只是为了让患者活着，而牺牲他们的
生活质量，这是毫无意义的。这也促
使我走上了安宁疗护这个领域。

我一直认为，作为生命的起始和
终结，生和死都是重要的事。然而在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下，我们总是避讳
谈死亡。但生离死别其实每天都在发
生。无论是谁，无论什么年纪、什么
种族、什么职业，都难以逃脱“死
亡”这件事。但我们的教育都在教孩
子如何认识生命的美好，却很少提如
何面对死亡。其实，人们对死亡的恐
惧，来源于对逝后的未知；对亲人离
世的悲痛，来源于情感的不舍。在未
知、不舍却又无法挽回的死亡面前，
大多数人手足无措，这也促使我推广
普及生死教育。

记者：接受了科学的死亡教育后，
会对一个人及家庭带来怎样的影响？

路桂军：从事了死亡教育后，我
也经历过几位亲人的去世。但是，在
心理上和以前完全是两种状态了。站
在我个人的角度而言，我能够相对正
确地看待生死。比如，在送别我二姐
时，我能够很理性地处理相关问题，
做好各方面的准备，然后陪伴家人共
同度过哀伤期。所以，平时上好了死
亡教育这堂“课”，当人们在真正面临

死亡事件、灾难事件和生命危机时，就
会多一份理性少一份惶恐和遗憾。

从“葬礼”“重生”后的体验和思考

去年清明前，路桂军为自
己策划了一场“葬礼”。亲身
体验了“故人沐浴”、亲属告
别致辞等全过程，真实完整地
体验了“死亡”的感受。他
说：“躺在那里，内心特别渴
望自己像‘活着’一样被世人
温情对待。”

记者：去年这个时候，您曾自筹经
费在生命文化圈为自己举办了一场“这
个世界我来过”的“葬礼”仪式。从

“葬礼”中“重生”一年后，您对自己
的生命又有了怎样的体悟？

路桂军：做了生死教育和安宁疗护
临终关怀后，我发现其实在中国的传统
文化背景下，人对临终的诉求是有共性
的：希望不太痛苦，希望走时有尊严，
还希望离开时不孤独。满足了这些要
求，或许生命在最后的品质就会提高很
多，可以减少些遗憾。经历了那场“葬
礼”后，我特别能和患者共情，这个体
验让我深刻地感悟到，我们对死亡对生
命最高的敬畏方式就是视死如生，躺在
那里，内心渴望自己像活着一样被世人
温情对待。

那场“葬礼”之后，很多生死文化
圈的朋友告诉我，这个活动让我们敞开
心扉谈死亡，同时也向社会彰显了我们
的内心世界。记得有位患者对我说：

“路大夫，我看过你的视频，你给我谈
一谈你当时是什么感受？”……总之，
这个活动拉近了我和患者的关系，在和
他们沟通时我也更容易共情。这也让我
更加坚定了推广生死教育的信心。

记者：您为自己举办“葬礼”活
动，您的家人接受吗？他们的“表现”
如何？

路桂军：对子女而言，有这样一个
爸爸，确实有点“闹心”。我儿子一进
场就说：“感谢各位叔叔阿姨参加父亲
的这个活动，其实我根本不想来，但是
没办法，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我得跟他

‘配合’。我父亲是个爱折腾的人，我奶
奶经常这样说他。如果他办这个活动是
为了提醒我总有一天他会离开而让我有
所准备的话，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所有
人：我永远不会准备好。如果我给父亲
打分的话，10分满分，我给他打9分，
剩下一分就是希望他永远永远陪着我。”

我姑娘在致辞中说：“因为工作的
原因，虽然我爸很少能跟我们在一起生
活，但我知道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关
心着我们。对我而言，爸爸就像一堵墙
一样，尽管人远在千里之外，却一直给
我提供着远距离的支持。他成全了我很
多奇奇怪怪的一些想法，我特别感谢我
的父亲，我爱他……”这让我十分感
动。这个活动除了推动呼吁死亡教育
外，更是促进了我个人和家庭的成长。
活动后我也进一步思考：面对生死，或
许自己只是比平常人多了一点勇气。但
敬畏生命，每个人都在路上。

在生活中开展的“生死教育”

作为医生，路桂军见到了
很多中年人突遇不测后孩子
突然变得很懂事的案例，在
他看来这是让人心疼的“被
动成长”。他希望家长平时将
生死教育话题融入生活，变
成 孩 子 “ 主 动 成 长 ” 的 养
分，从而更有责任担当。

记者：除了出诊，您一直在做生死
教育。很多家长反映，也很重视生命教
育，但当孩子问起“死亡是什么？”之
类话题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担心把握
不好尺度。您认为死亡这个话题在什么
年龄阶段谈比较好？

路桂军：生死教育应该从人有独立
意识产生及对死亡有困惑好奇之后就进
行正规引导。一般而言，6岁半之前的
儿童基本上对死亡没有清楚明确的理性
认知，他认为死就是“惩罚”。比如，
很多家长有这样的口头禅：“不听话，
看我不打死你！”“踹死你！”这会让孩
子认为，死和踹几脚、扇几个耳光没啥
区别。6岁半后，当孩子形成了独立的
意识后，就会知道死亡意味着永远地离
开，面对死亡事件如果没有很好地引
导，会让孩子的心理产生恐惧，甚至会
形成死亡恐惧和死亡焦虑，有时候会伴
随终生。比如，我见过这样的人，晚上
不敢睡，生怕发生地震；走在路上，生
怕被撞……生活中的每一个情景都有严
重的死亡恐惧。所以说，我们应该从孩
子6岁半开始，就对他们进行理性的沟
通和交流，让孩子知道死亡是怎么回
事，以及如何面对。

记者：在您的儿女成长过程中，您
是如何对他们进行死亡教育的？请结合
您的家庭教育故事谈一谈。

路桂军：因为我工作的原因，生死
是经常出现在我们家的话题。生死教育
的理念也会渗透到日常的生活中。

我记得有一年清明节，我带儿子去
扫墓。看着周围的坟墓，我对他说：长
眠地下的列祖列宗都曾鲜活地来过这个
世界，我们将来有一天也会这样。儿子
忽然对我说：“如果有一天遭遇了不测，
您有什么交代？”这其实也是我等了他
很久的话题。“如果我遭遇不测，我全
身的器官能捐的都捐了，不能捐的就烧
了……”这是具体场景化的生死教育。

除此之外，我还会“策划”一些
“话题思考”。比如，有一年我去广州参
加“中国第五届当代生死学研讨会”，
谈论的话题是疫情下人们对生死的思
考。活动结束，作为策划者之一的我在
飞回北京的途中想：我天天给别人讲生
死教育，我应该给家人也做一个沉浸式
的教育思考。于是，利用飞机上的两个
小时，我结合家庭的真实情况写了一份

“遗书”。下了飞机后，我分别给儿子和
女儿发了微信问此刻他们正在干什么。
得知他们的状况相对放松后，我将“遗
书”分别发给了他们。

记者：他们收到微信后有什么反
应？是不是被吓了一跳？

路桂军：发过去足足7分钟，什么
反馈都没有。突然，远在国外的儿子给
我打来了越洋电话。电话那头，他很紧
张地问：“老爸，你现在在哪？你到底
有没有事？你必须如实告诉我！”我
说，爸爸什么事都没有。因为爸爸做生
死教育，见到了很多中年人突然遭遇不
测后，他的孩子突然变得很懂事，但懂
事得让人心疼。因为这是一种“被动成
长”。我希望孩子们能“主动成长”，所
以就给你们写这个信。儿子说，“爸
爸，你别闹了好不好！”姑娘给我的回
复是一个微信表情，就是年轻人常用的
那个流汗的表情。她说：“爸爸，我被
你吓着了。”

记者： 虽 然 知 道 是 “ 情 景 教 育
课”，他们俩认真看完“遗书”后，内
心有没有思考？

路桂军：我问他们如果这是真的，
将怎么办？儿子很严肃地对我说：“如
果这是真的，我首先要处理安排好手头
的事情，然后马上买机票回家。等家庭
的事处理完后，再看看还能不能接着上
学……”

姑娘说：“如果真是那样，我今后
要勤工俭学，自己挣钱了……”

令我欣慰的是，我看到了孩子们在
面对这个话题后真实的心理反应和他们
的家庭责任感。让我看到万一遇到这种
情况他们是有所思考的。而且，自此之
后，我发现孩子们的责任心更强了，开
始了“主动生长”。

记者：关于生命教育、生死教育，
您有哪些建议？

路桂军：首先，社会不要再回避谈
死亡的话题。尤其是家长，不要再“谈
死色变”。因为随着资讯的发达，电
视、网络节目有很多死亡的信息，但很
多对死亡的描述是错误的甚至惩罚化
的，这也会误导青少年对死亡的科学认
知。所以，我希望学校、家长及新闻媒
体要对死亡教育进行积极正向的引导。

第二，在大学中开展死亡教育通识
课。据我所知，国内开展死亡教育相关
课程的高校应该还是个位数，大学生对
死亡教育的认识也仅处于好奇阶段。比
如，齐鲁大学的王云岭教授是我的好朋
友，有一次他想带着学生去火葬场殡仪
馆参观，加强对生死教育的现场感。他
提出这个想法时学生们都很兴奋，90%
以上都报名了，但真正去参观时连 10
个人都不到。

第三，对从事死亡相关的从业人员
进行死亡教育。我经常说，医院的医护
工作者其实有两个功能：挽救生命和送
走生命。但有些患者送到医院时确实一
点希望都没有了，甚至心电图变直线
了，这时医护人员该怎么做，才能让患
者以更好的姿态幸福地“谢幕”？这一点
我们面临很多空白。因为很多医生的职
业荣誉感就在于“与死神搏斗”，另外在
面对家属的压力时，有时不得已进行

“无效的抢救”，但这给患者增加很多精
神和身体的痛苦折磨。所以，我呼吁推
广和普及死亡教育及安宁疗护治疗理
念，让更多的生命“生如夏花之灿烂，
逝如秋叶之静美”变为可能，但这需要
政府、医生、患者及家属的共同努力。

第四，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做好人
生教育。我们经常说“三观要正”。这
三观指的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其实做了生死教育后我发现，人首先要
有人生观和人逝观，然后再用世界观和
价值观来填空。否则，只考虑生而不考
虑死的人，在到与这个世界挥手告别时
才发现“三观尽毁”，将是终生的遗憾。

总之，在我看来，谈死是为了更好
地生。我们只有把“死”这个环节谈透
以后，“生”的空间才会更有意义、更
具理性。所以，死亡教育的真谛，其实
是爱的教育，让我们更加热爱自己的生
命，珍惜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

“生死教育的真谛，是爱的教育”
——对话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安宁疗护团队负责人路桂军

本报记者 张惠娟

成长·科学 2022年3月30日 星期三
联系电话：（010）88146769 11责编/ 张惠娟 校对/耿斌 排版/王晨

爱
在
清
明—

—

生
死
教
育
的
别
样
探
索

年年清明在，年年爱绵长。当
“爱在清明”生命文化音乐汇活动接
近尾声时，曾经被照顾的患者家属
代表献来了鲜花和锦旗——“常常
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简短的几
个字，将现场的气氛烘托得美好而
温暖。

在掌声中，路桂军主任率领的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安宁疗护团队走
上舞台，每个人用一句话表达了他
们内心的感动，也勾勒出这支团队
在日常工作中“用生命呵护生命”
的精神状态，以及用行动表达了他
们对“死亡教育”的践行和推动。

“我们曾经照护的那些朋友们，
相信在平行时空里，会听到这场有
爱的音乐会。所以，清明节是有爱
的节日，让所有人对生命有更深的思
考。”这是团队中的社工张蕾的感受。

“特别幸运在这个团队中，我见
证这么多感人的故事。这个过程也让
我感觉到，因为有爱，其实故人在亲
人心中从未走远。”药师李芳说。

“生命的可贵，不在于时间，而
在于传递世间的爱，希望传递下
去，帮助更多的人。”这是护士张鑫

焱参与这项工作最大的体会。
社工柯颖融是位来自台湾的阳

光小伙子，这个工作也让他认识了
每个生命的高贵。在他看来，清明
是个传统文化中很特别的一个节
日，“提醒自己要记得我们的祖先和
文化，用这种温暖的方式来表达我
们的爱。”

……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我们敬畏，工

作中我们要俯下身来仰视每一个生命
的尽头。”这是路桂军平时经常传递给
团队的一句话。在他率领的这支安宁
疗护团队中，有医生、护士、医务社
工、临床药师等十几名成员，大家分
工协作，从“身、心、社、药”等多个
角度，用爱和温暖做“生命摆渡人”。

为了促进团队对人的关怀和理
解，安宁疗护科室组织了很多“生
命文化活动”。今年春节的除夕下
午，他们策划了一个特别活动——

“我的最后一个春节”。路桂军对团
队说，当我们在过任何一个节日的
时候，一定要想到那些住在病房里
的患者，对他们很多人而言这可能
就是人生中的最后一个。而通过活

动体验，学会换位思考，就能和患
者共情，“自己在‘离开时’不想听
到的话，在和患者沟通时就避免
说。”路桂军说，这也是他们工作中
开展的生命教育课。“让我印象深刻
的是，活动刚开始，我们一位医生
就开始哽咽。她说‘我不能死，我
还有80多岁的母亲，我今年一定克
服困难回家陪伴她过春节……’”
路桂军告诉记者，那个活动结束
后，该医生克服了种种困难回到老
家陪伴母亲，回来后她幸福地给他
分享“老母亲很开心，没想到我对
她这么重要……”

最让路桂军欣慰的是团队中每
个人对医护工作者这个“职业”理
解的变化。“生命末期的高品质医疗
其实是触及心灵的人文关怀。以
前，对于医务工作者而言，一个个
的器官就是医生眼中的世界。而现
在，他们更关注‘这个人’，思考如
何通过我们的服务让每个生命都被
尊重被温柔以待。”路桂军说，这样
的生命教育体验活动，让人更热爱
生命，对工作对生活更有温情，从
而“用生命更好地陪伴生命”。

“用生命陪伴生命”
——安宁疗护团队中的生死教育体验课

本报记者 张惠娟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清明节前的3月27日，在位于北京东
五环外的微秀剧场内，一场名为“爱
在清明”的生命文化音乐汇抛却了以
往凄婉哀伤的基调，几个伴随着温情
的音乐旋律而徐徐展开的生命文化故
事，给这个即将到来的清明铺垫了温
暖的基调。

“爸爸，今天放一首您最爱听的
歌，我们一起唱吧。”在东方女子乐坊
演奏的 《我的祖国》 激情旋律中，高
女士对父亲的思念之情缓缓流淌。她
的父亲是位老共产党员，生前最喜欢
这首满满正能量的歌。在高女士看
来，这首歌里有着父亲的形象和品
质，也深藏着她对父亲的爱。而通过
哼唱这首歌，他们的心灵上能够互相
倾诉彼此的思念。

“那年我们十九岁，经过风霜和磨
炼，如今谁也无法再改变，还记得我
们一起许下心愿……”当这首 《那年
我们十九岁》 的旋律响起时，马先生
的爱人也回忆起他们俩一起循环播放
这首歌的美好岁月。“我们是同班同
学，感情很好。先生的去世更让我
体会到这份感情的弥足珍贵。”活动
现场，马先生的爱人讲述了他们的
生命故事。远在加拿大的女儿也于
当地凌晨3点以观看直播的形式表达
着对爸爸的思念，“妈妈，一起听着
喜欢的音乐，相信爸爸会高兴的。”
在她们家人看来，这个活动很有意
义，以爱的方式远行，让人心生温
暖。也因为爱的联结，让离去的亲人

“向死而生”。
“ 《听闻远方有你》 是现在很流

行的一首歌，估计你也会喜欢……”
这首歌是妈妈送给她心爱的女儿丹丹
的。因为患病，丹丹的生命永远定格
在了24岁。但在妈妈心里，那个乖巧
可爱的女儿从来都不曾离开她半步，
她喜欢穿着女儿留下的衣服，带着女
儿满满的期望坚强前行，“我吹过你吹
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
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这个动

人的旋律，也温暖了现场的每一个人。
除此之外，在现场流淌的《我也想

一了百了》《给你给我》《世上有那么多
人》等不同的音乐旋律，都从不同角度
诠释着一个个爱和暖的生命故事。

“我坐在后面听每一个故事时内心
都感觉特别温暖，我们真的需要用爱
的音乐表达思念，希望这样的活动常
办下去……”为活动倾情献唱的音乐
人柯以敏用这句话表达她的心情，也
道出了所有参与者的心声。

“我们谈论死亡，是为了更好地生
活，这也是死亡教育的初衷。这个清
明节，让我们一起因爱而温暖思念，
因深情而文明祭奠。”作为活动的发起
人，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安宁疗护团队
路桂军主任深情款款地讲述了他发起
此项活动的初心。作为生命教育从业
者，在工作中，路桂军见证了太多的
生死离别。面对死亡，很多人都劝逝
者的家属“要放下”，但他知道对患者
家属而言，这是难以“放下的”。“我
们需要在温暖的节奏中，给哀伤一个
新的去处。”在路桂军看来，音乐本身
有疗愈哀伤的作用，有很多经典作品
创作本身就是源于对亲人的缅怀，“比
如张雨生的 《大海》 是写给妹妹的；
弘一法师写的 《梦》 是缅怀母亲的
……”路桂军表示，每个远行的生
命，生前一定有自己喜欢的旋律。或
是民歌，或是摇滚，或是地方戏曲。
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就会有一种代
入感，世间的亲人自然地会想起这个
曾经鲜活的生命，以及他们共同相处
过的温暖记忆。

国家一直在推动清明节文明祭
扫，但很多人除了烧纸之外还缺少更
多方式来表达思念。路桂军希望借今
年的清明节，打开一个文明表达哀思
的新风尚，让世人抚平传统概念下清
明的凄冷和哀伤，在浓浓的温情和爱
中以彼此熟悉的音乐旋律来表达对故
人的情感，从而实现共情、共融和怀
念，带着“爱”和“暖”过好当下每
一天。

清明，在爱中“踏歌而行”
——“爱在清明”生命文化音乐汇中的生命教育故事

本报记者 张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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